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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童年时的年味儿特别浓郁。
也许跟雪有关，我以为过年时就应该是大
雪铺天盖地的，天气足够冷。童年记忆里
北疆的年味儿浓，也许和冰天雪地有关
吧。

北疆进了腊月，也正是一年中最冷的
三九严寒天，气温多数是在零下二三十摄
氏度，个别时还有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天
气，真可谓滴水成冰。就是这冰天雪地的
纯净洁白的世界里，许多人家的大门前安
放着自制的冰灯，房前、屋顶高悬起一盏
盏大红灯笼，白雪、蓝天、红灯笼，还有家
家户户门楣上，木头栅栏的大门上，贴着
春联、大大的“福”字，还有屋内贴的年画
儿，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特别是女孩
子的衣服更鲜艳、漂亮些，即便是没有太
抢眼的衣服，也要有一根扎头发的红绸
子，这色泽，这反差，呈现我们眼前的是火
红热烈的年的氛围。还有时断时续的鞭
炮声，秧歌队的欢快的唢呐声、震撼人心
的锣鼓声，送入我们耳畔。

年味儿不单是诉诸我们的视觉、听
觉，更重要的是诉诸我们的嗅觉，也就是
年味儿是能够闻得出来。进了腊月，许多
人家把养了一年的膘肥体壮的大肥猪杀
了，然后放到仓房里储存起来，天冷，肉很
快就冻得结结实实，有的人怕肉风干，还
用雪埋起来。杀年猪是迎年、备年货的第
一个高潮，也是重要的一道程序。杀完年
猪，吃杀猪菜也是一道必不可少的仪式。
把帮忙的留下来，把亲朋好友、左邻右舍
请过来。杀猪菜的扑鼻香味漂荡在冬日
凛冽的寒风中，那是大铁锅烀肉、那是血
肠酸菜散发出的味道，是让人垂涎欲滴的
味道。腊月里包冻饺子也是一个备年的
重要程序，要包多种样馅儿的饺子，一般
都会有白菜猪肉、芹菜猪肉、酸菜猪肉馅
儿，有的还会包牛肉萝卜馅儿、羊肉胡萝
卜馅儿，也有用野味儿做馅儿，如狍子肉
馅儿、野猪肉馅儿、犴肉馅儿。其中芹菜
馅儿是必备的，取谐音“勤”字，吃了一年
勤快、不懒惰。每种馅儿都会准备一大
盆，然后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
小媳妇儿大姑娘都会来帮忙，一边干活
儿，一边东家长李家短，讲笑话，扯闲篇
儿，欢笑声阵阵，传到屋外，打破冬日的寂
静氛围。那是紧张的劳动，也是欢乐的聚
会。有擀皮儿的，有包的，小孩儿多数都
是跟着捣乱的，有时也会帮助在盖帘上摆
饺子。男主人负责把一盖帘儿一盖帘儿
包好的饺子冻到外面，大约几十分钟，就
冻结实了，然后把冻饺子按不同的馅儿分
门别类装在大木箱里，或水缸里、面袋
里。这也是北疆冬天冷的优势，天然大冰
箱可以无限度地存放，农村有的人家人口
多，来走亲戚的人多，会包一两麻袋冻饺
子，可以从腊月吃到正月。包好后，会煮
一锅饺子犒劳大家，让大家品尝一下自己
包的饺子的味道如何，当然味道怎么样主
要是看主人的拌馅儿的手艺，这还真有秘
诀儿，一般多是女主人拌馅儿。由此派生

一句损人的话：“你拌不出好馅子！”即骂
人不出好主意、做事不好不圆满。煮冻饺
子的味道与刚包好的饺子直接煮的味道
大不一样，自然冷冻的冻饺子有一种说不
出的独特味道，那是融合着北疆寒风、白
雪的味道，冬的味道、年的味道。

过完小年，备年更加紧锣密鼓。家家
户户开始做炸制食物，面食类有麻花儿、
焦叶儿、色子；肉食类有肉丸子、肉段儿；
素食类有豆腐丸子、蔬菜丸子，也炸豆
腐。做炸制食物沸油的香气对平时难得
荤腥的孩子们极具诱惑，大人一边炸，小
孩儿一边偷着抓，也不怕烫，不停地往嘴
里塞。快到年跟前儿，又开始蒸制食物，
馒头、花卷儿、糖三角儿、苏子包儿、芝麻
包儿、豆包儿等，大平原上的人还要蒸黏
豆包儿。被称为“本地人”的满族人以及
到北疆定居已经几代的汉族人，还会做

“扣碗儿”，即把小鸡儿炖蘑菇、土豆烧牛
肉、酸菜炖粉条儿、干豆角炖肉等菜肴提
前做好，盛到一个个碗里，然后冻在外面，
冻住后，再拿回屋内缓一缓，稍微融化时，
从碗里倒出，这样就成一个个菜肴的冻坨
儿，然后再把这些冻坨儿放在外面的仓房
里存放，过年时基本不用再溜炒烹炸，吃
时或来了亲戚朋友，就到外面拿几坨儿，
上锅里一馏，就可以吃了，这样过年的几
天，甚至整个正月里，女主人就不用在厨
房里忙乎，彻底放假，就是尽兴地吃喝玩
乐。满族人还会做焖子，用大米饭、肉馅
儿等搅拌做成，外面包上用鸡蛋煎的皮儿
包上，也冻在外面，吃时上锅蒸熟即可，凉
透，切薄薄的片儿蘸蒜泥吃，有些类似火
腿肠，特别香。年前，还会准备各种冻货，
和炒货。除夕这天，各种美味佳肴端上桌
儿，那是一年里最让人企盼的盛宴。一大
家人其乐融融，欢声振振、笑语绵绵。年
夜饭前要放鞭炮，除夕夜，旧历新年到来
前要吃饺子，放鞭炮，然后大人守岁。最

开心莫过于孩子们，他们大快朵颐。吃完
晚间这顿年夜饭，即约上同伴，男孩儿提
着自制的灯笼，兜里揣上几个小鞭儿，到
处疯跑，不时停下来放几个小鞭儿。女孩
子扎上红头绳，穿着花布衣服，也疯跑。
吃完零点前这顿饺子，孩子们仍旧到处
跑，不懂守岁，叫熬夜，但小孩儿，一般熬
到一两点钟，就困的滴里当啷，有的在伙
伴家或公共场所随便找个地方就呼呼睡
着了。

大年初一早晨，许多人还在梦乡里，
但想多睡会儿是不行的，天还没放亮儿，
就被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吵醒，有比你勤快
的早起的人，放炮意味着人家的饺子煮上
了，大年初一早晨也是吃饺子的。大年初
一挨家挨户去拜年，也是一种交流，大人
还会坐下来，唠唠嗑儿，小孩儿则问好行
礼完就跑，当然主人会抓一把花生、糖等
追着揣到的孩子兜里，特别是嘴甜的招人
喜欢的孩子。燃放鞭炮后散发出的硫磺
的味道也是令男孩子无法抗拒的味道。
要不北疆黑土地怎么就会有这样一句话
呢？“姑娘爱花，小子爱炮，老头儿爱顶新
毡帽。”当然我说的年味儿，都是几十年前
的事了，自从电视开始普及以来，特别是
近些年电脑、手机等的相继出现，颠覆性
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娱乐方式，现在已
没有几十年前的那种浓浓的年味儿了。

如今日子越过越红火，许多人早已不
在乎吃喝穿，年味儿也随风飘散。年味儿
就是一种民俗，民俗就是一种文化。除夕
夜合家看春晚被誉为新民俗，相互拜年也
早已被贺卡、电话、电脑、手机等拜年方式
取代，但我还是很怀恋彼时那种浓郁的年
的味道。年味儿是一种民俗，更是一种文
化。对于孩子，年味儿是天真无邪、自由
自在、快乐开心的时光；对于大人，年味儿
更是团团圆圆、美满幸福、其乐融融的亲
情。

记忆中的年味儿
□柳邦坤

回家过年。

要过年了，我不由想起过去过年吊棚糊墙的情
景，现在想来真是历历在目，感慨万千啊。

在上个世纪 70年代，我的老家房子大多都是泥草
房，好一点的房子是砖打底的，就是窗台以下是砖的，
再好一点的就是一面青的了，房子朝阳一面全是砖
的。房盖是草的，也有油毡纸和水泥瓦的，但很少。
屋里的设计就很简单了，有的没有棚，躺在土炕上直
接盯着空空旷旷的房盖，有时赶上大风天，棚上会被
风吹的掉下一些草末子啥的，赶上雨天也会滴滴答答
漏雨。所以，多数人家都要吊棚，一是防止漏风漏雨，
二是保暖，再就是美观。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土房。记
得当年为了防雨，父亲领着我们吊了棚，那时买不起
奢侈的材料，都是用当地的土办法，就是在屋内房顶
下半米处打上几根十厘米粗的小桦木杆子做横梁，用
高粱秆子或柳树条子编成帘子，往横梁上一搭或一
吊，再往帘子上抹上黄泥，这棚就成了。为了好看，我
们在棚上钉上塑料布，然后糊上包装纸，包装纸是黄
色的，显得屋子不亮堂，父亲就从城里的亲戚那里要
来不少报纸，在包装纸上再糊一层报纸，报纸有大字
或图片的一面冲里，字少或没图片的一面冲外，糊出
的棚就显得亮堂多了。

第二年的春节前，母亲又在报纸上糊上一层专用
的装饰纸，当地人称糊墙纸。纸的长宽约五六十厘米
见方大，商店都有卖的，在农村供销社里也能买到，少
买就按张卖，价格不贵，很贱，两分钱一张，多买就按
刀卖，一刀一百张，也就两块钱，质量好一点的纸也不
过三块钱。纸的种类大多是那种蓝花图案纸，和现在
的报纸一样厚，那时，普遍都用这种纸，蓝盈盈的墙
壁，柜子上摆着蓝花瓶，显得很古色。也有荷花、牡丹
花图案的纸，很好看，但这种纸贵，所以用这种纸的较
少。在那个年代能糊上装饰纸的人家就很不错了，那
些糊报纸的人家都很羡慕。我们家在村里是第一个
糊上专用墙纸的，屋子不但亮堂了，也好看了。

其实，糊棚也很讲究，当时我岁数小，都不会干，
纸糊的不正，边角对不齐，还有褶子，不好看。母亲就
手把手教我们。就见母亲先打好糨子，在大锅里添上
一瓢水，就着凉水撒面粉，然后用勺子反复地搅动，待
搅动匀了，开始烧火，一会儿就咕嘟咕嘟开锅冒泡了，
黏糊糊的糨子就做好了。这时，母亲把选好的纸铺在
桌子上，开始往纸的背面抹匀糨子，再一手拎着纸，一
手拿着笤帚，把棚纸轻轻摊平，从一头开始慢慢往另
一头抹，棚纸就平整地糊上了，再用手铺平纸的四角，
就一点都不会出褶子了。有特殊图案的棚纸，母亲会
细心的对好图案后，才能糊，否则，图案对不好，显得
花里胡哨，较乱。糊完棚，就接着糊墙，糊墙的方法和
糊棚一样。糊棚和糊墙也不是经常糊的，那样破费
大，老糊墙也糊不起，只有到过年或办喜事时糊。我
们家常常是吃完晚饭后糊墙，我在下面抹糨子，母亲
站在柜子上或桌子上糊，母亲个头不高，够不到棚，就
得在桌子上放个小板凳，母亲小心翼翼地站在小板凳
上扬着胳膊一点点糊棚。母亲心细，糊出的棚和墙规
整，墙纸没有褶子，所以每年糊墙都是母亲糊。糊棚
很累，一干就是大半宿，糊完了，我们也累得够呛，躺
在炕上，看着新糊的棚和墙，很有成就感，尽管还没有
干，还隐隐约约透露着墙土的原本黑色，但心里仍然
喜滋滋的，躺在被窝里好久都睡不着。

到了第二天，棚和墙纸干透了，太阳光一照，亮亮
堂堂，心情豁然开朗，几天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美中
不足的是我们的棚材料是用高粱秆子做的，虽然下面
用纸一糊就看不到高粱秆子了，可是一开门，随着风
力，棚上的纸会一鼓一鼓的哗哗响。后来，我们家把
棚改了，扒掉了高粱秆子，换成了胶合板，这回怎么开
门棚都不会响了。

改革开放后，日子好了，我们家也搬进了新楼房，
安上了空调，装修得亮亮堂堂，再也不用糊棚糊墙了，
用纸糊棚和糊墙的年代终于成为了历史。

糊 棚
□闫建军

早年乡下都用报纸糊墙糊棚。

时间的指针不停地飞转,不由得指向了 2019 年。
在这年终岁首本该是漫天飞雪的冬季，却是温暖异常，
人来人往的街上却见不到有几个戴帽子御寒的，这不
能不说与冬月里的暖气候有关。心里也便想起我儿时
头戴的那顶“狗皮帽子”，捂着棉手闷子在凛冽刺骨的
寒风暴雪中嬉戏玩耍时的情景。现如今更是看不到也
没有人再戴这种“狗皮帽子”，但是“狗皮帽子”却留给
了人们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上世纪，寒冷的东北一入冬季便忽忽地刮起大烟
炮。出行的人们都要头戴一顶“狗皮帽子”。这当然跟
东北当时寒冷气候有关。平常的老百姓戴的都是“狗
皮帽子”，而那些有钱人，则戴狐狸皮、貂皮帽子。所
以，“貂皮”也就成为东北“三宝”之一。时至今日的女
人们还流行着富贵穿貂毛向外的传统，因此在我家乡
邻县的桦南县、集贤县相继涌现一批流行时尚，琳琅满
目的皮草城。过去的东北乡下人烟稀少，时常出没的
豺狼猛兽较多，几乎家家户户都靠养狗来看家护院。
所以制作“狗皮帽子”取材较为方便，又不用花钱，且皮
毛柔软，做成帽子戴在头上既抗风保暖又非常舒适，不
论大人、小孩儿，什么年龄的人都可以戴。甚至女人在
出门时，也要捂得严严实实地戴上一顶“狗皮帽子”。

“狗皮帽子”，衬着柔软的棉布里子，帽圈外呼扇着
两只帽耳朵，撩起来上翻或任其随意支棱着有些滑
稽。戴上它一股股暖流上涌，浑身充满了力量，此时才
感到是一名真正的东北汉，远远地看去有些匪气，但这
也是东北天气寒冷的象征。

很平常的“狗皮帽子”，可我家只有 2顶。我的老
爸是村里电工，每天走街串户为乡亲们修理电灯维护
线路，他戴着一顶。我的母亲在家里做家务，基本上不
出远门，出门时也只是围上围脖在村里转悠。剩下的
一顶“狗皮帽子”我们哥几个轮流戴。我在家中排行老
大，已就读小学一年级。每天上学，上山砍柴，放学捡
煤核，戴的时候最多。戴上这顶狗皮帽子，白白的霜花
里只露出一双眼睛。用那时的一句俗话：“腊七腊八冻
掉下巴”，我赶紧将帽耳放下来，用绳系牢，生怕被风刮
跑，又怕下巴被冻掉。这在过去寒冷的东北冻坏了下
巴也是件常事，因为那时的老北风就是硬，东北天气就
是嘎嘎冷。

一天，我随父亲去松花江对岸的大砬山砍柴。弟
弟哭着喊着也要跟着上山。我便将这顶狗皮帽子戴在
了他的头上，于是，弟弟乐颠颠地跑去玩耍而不再跟着
我们上山了。我围上妈妈的红围脖，拉着爬犁便跟着
父亲顺着封冻的松花江面向对岸的山峦走去。还没等
走到地方，我的耳朵便被冻得跟猫咬一般起了大泡，右
脸颊也冻得煞白没了知觉，便对父亲说：“我的脸咋木
木的呢？”他回转身来一看便立刻放下爬犁说这孩子脸
冻坏了。于是赶紧抓起一把江面上的雪面就往我的脸
上搓，我自己也用稚嫩的小手搓着，火烧火燎般的灼痛
疼得我在冰面上直打滚儿，时至今日我的右脸上还留
有当年的那道黑黑的冻疤。

时光荏苒，几十年的光景已然逝去，现已步入新时
代。现在“狗皮帽子”已慢慢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究
其原因，可能是气候暖了，保暖方式多了，还是保护动
物的责任心强了，或许是时代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
现如今的学生娃们上学、放学都有家长们开着小轿车
接送。但是，“狗皮帽子”在那段历史的长河中毕竟有
过一段相当漫长的光荣历史。“狗皮帽子”，东北人最普
遍的防寒帽子。当年为了抵御严寒，戴在头上被誉为
东北八大怪。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狗皮帽子”是东北
人的创造，是东北的象征。可我实在地说：“‘狗皮帽
子’是那一段东北历史的记忆。”

狗皮帽子
□许敬山

八里城遗址因城的周长近八华里，俗称八里城，位
于黑龙江省肇东县，始建于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
是松花江北最大的金代古城址。在黑龙江省内已发现
的古城中，它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也是中国范围内金
代城池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

铁斧于 1958年 12月在八里城遗址出土。与一般
铁斧不同，此铁斧一端为平刃，另一端为尖刃，斧身微
曲，平刃部稍宽于斧身，尖刃呈弧形圆钝，中间有一长
方形銎，系安柄之用。通长 18厘米、宽 5.2厘米、厚 2.2
厘米、銎长 3.3厘米、宽 1厘米。此斧形状特殊，既能劈
又能刨，具有斧和镐的两种功用，尚不多见。

八里城遗址出土文物很多，有石器、骨器、铜器、陶
器、瓷器、铁器等近千件。文物类型以铁器最多，可以
看出女真族冶铁业的发达，技术也相当的成熟。当时
的铁器广泛应用于女真社会的生产、生活及其它领域，
从这一侧面反映了金代铁器生产和冶铁的繁荣景象。
他们用铁制造武器、工具、农具及各种生活用具。由于
冶铁业的发达能生产各种适农用具，因而他们的农业
也相应的发展起来。在这座城里发现犁铧就有大小两
种，收麦用的镰刀有三种，其他各项农具基本上已于解
放前东北农村中使用的农具相接近了。从这里可以反
映出金代的生产力已经是不低。这批铁器是探讨金代
发展水平和研究中国冶铁发展史的重要史料。在松花
江流域，类似于八里城这样的古城遗址尚不在少数，如
肇东县永盛乡小古城在 1958年深翻中也曾发现过金
代文物。这足以说明辽金文物在松嫩平原上埋藏量相
当的丰富，还有更多新的文物等待着被发现。

铁斧
□辛玮

忙年，是一道风景。上个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北大荒人一进入冬月，忙年就开始
了。那时乡下人最喜欢的莫过于“老三
样”：做豆腐、蒸豆包、杀年猪。

豆腐，是乡下人最喜欢的养食，既可
炖，可煎、可炸、可炒，又可酱；最简易的又
特别有胃口的是小葱拌豆腐或者把豆腐
打成块，和猪肉粉条子一起下锅，可谓香
味十足。生产队里忙年的人排成行，做豆
腐的排着号，一大早人们把自家的滚圆大
豆背上放到生产队的豆腐房一角，做豆腐
的老马头给各自划成号，告诉哪天做，哪
天冻好，哪天来取。老马头一米八十的个
子，十几岁给人家扛大活学做豆腐，到二
十几岁已经是一个豆腐匠儿了。老马头
说，给个人家做豆腐不能短斤少两，轮到
自己家了你可以随便吃！那时我家人口
多，做一二板豆腐不够吃，得另加一板，因
为做得多只好排在最后。当我家的豆腐
做出来时已经到了年根了，于是哥哥们乐
颠颠跑去扛大豆腐，当晚来个“先吃为
快”，大豆腐炖粉条子加猪肉，那就是个香
呢！就这样，大豆腐一户户地做，一直到
年根，急坏了乡亲们，却忙坏了马老头，那
真是一个累呀！可当他看到乡亲们那渴
望的眼神，嗨！自己忙点算什么，忙年嘛，
就是图个乐呵！于是，他又撸起袖子……

做豆腐只是忙年的前一站，淘米蒸粘
豆包却是“一出戏”。那年月没有电磨，只
凭马拉碾子，手锣面，工序一道挨着一道，
缺了哪一道都做不成。淘米是细活，米在
锅里捞出放到地上的笼子里困着，什么时
候米水淋得干了才能上碾子。碾子是个
大石头滚子，有一搂粗，两端带梢，由木头

架子架着，马套在架子里拉着碾子转圈磨
米。这也得排队，一个村子几十户人家，
只有那么一个碾子，张三上午碾完了，李
四下午碾，晚上是马五，一忙忙到半夜。
寒冬腊月碾房里四壁透风，碾房上下全是
白花花的霜，就连拉碾子的马，那长脸和
眉毛上也是霜花。米在碾子上一圈圈地
磨着，碾米的人跟在马的后边一圈圈地敛
面，一撮子下来倒在箩里，逛箩的人站在
大笸箩前在担着的横梁上前后逛着，筛剩
下的渣子再倒在碾子上继续磨，直到全碾
成末罗成粉才背着大口袋回家。

到家后就忙着和面，人口多的大都在
一个大瓦盆和，那是个累活，不掉一串汗
珠子和不好。发面时大约得一天一夜，多
是放在热炕头上还得用被焐着，面发起来
用鼻子闻闻有了甜丝丝的味道才能包
馅。包豆包时全家上阵，我那时小，也学
着母亲的样子包着，开始包不好，一点点
地也包圆溜了，往帘子上一坐像个豆包
样。当一锅豆包蒸好后，是全家人的第一
顿“金蛋饭”，在大锅切几块方子肉，二捆
粉条，放二团酸菜，煮熟了就着粘豆包吃
得特别香，那种味道至今想来还像嗅到一
样。豆包要蒸个七锅八锅的，方够一个冬
月腊月吃，乡下的老人们每年都要用谷草
编个大墩子，把墩子坐在下屋里，一锅锅
的豆包蒸好放在外面冻结实了倒进墩子
里，直到那墩子上冒了尖才收场。像金字
塔似的豆包墩子是农家的宝贝，他们每天
都想着吃，总是觉得吃不够。更是孩子们
的乐园，冬天昼短夜长，两顿饭消化得快，
饿了就跑到下屋（仓房）拣二根粉条，几个
豆包埋在火盆里燎着，烤着，也别有风味，

像忙年一样老早就闻到香味了，粘豆包一
直吃到开春二月二龙抬头！

吃着豆包，合计着杀年猪。那会儿每
户人家都养个三五头猪，因为生活的局
限，指望着猪卖钱吃饭，多数人家留下一
头肥猪准备过年吃肉。有的家人口多，一
头猪去了乡里乡亲吃的基本剩不下啥了，
于是每年杀两头猪。

屋里人都眼巴巴地看着那杀猪人，他
熟练地把那一块块五花三层肉切好，放到
锅里，然后把各种佐料倒进去，再把已经
灌好的血肠放进去，盖上锅开始烧火。火
候不算太大却很适中，不大的功夫锅里冒
出热气，飘出满屋香味，屋里人几乎同时
抽下鼻子，异口同声说：“好香啊，准备桌
子，拿酒来！”看着大人们七手八脚地忙碌
着，有的放桌子，有的拿筷子，有的端碗，
有的连跑带颠地出去找左邻右舍一块吃
猪肉。

瞬间摆了好几桌，菜上来了，有血肠
蘸蒜泥，有片白肉蘸蒜泥，酸菜炖粉条子
和五花肉，还有肝尖，腰花，肚丝。闻着香
味四溢的杀猪菜，望着五颜六色的年味
儿，孩子们也不顾一切地挤进大人堆里，
旋风般地轮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着。乡
亲们吃着杀猪菜，唠着热乎嗑，一年的话
不管曾经是咸了淡了，长了短了，瞬间在
这火辣辣，热乎乎的氛围里变得暖暖……

又到年终岁尾，想起那时的忙年，忙
年是一道风景，一种快乐，一种满足。风
景里有纯朴的民俗民风民情；快乐里有乡
亲们忙年的笑声；而满足中有父辈们那太
少的渴望——只要风调雨顺！

忙年就是这样：苦辣酸甜！

忙年
□全立华


